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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在云南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

吴 雪，唐 唯，黄娜萍，尹 琳，赵淳情，王钰然
(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能源持续开发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昆明 650500)

摘 要：玉米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学术界普遍认同其由明宣德至正统年间从沿海传入我国。研究并整

理了现有文献和地方志，推测玉米传入我国的时间在1425年前后，传入云南的时间应早于1436年，在云南省内由大

理依次传播至楚雄、东川、曲靖、红河、玉溪等地。因其特有的传播因素和形态特征，玉米在云南地方志中具有“玉

麦”“包麦”“玉蜀黍”“包谷”“芋麦”“御麦”等称谓。作为我国云南省几百年来的主要粮食来源和高原特色作物，玉米

对近代移民、赈灾救荒和少数民族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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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 Spread, and Impact of Maize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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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z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ple crops in China, and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it was in⁃

troduced to China from the coast between the Xuande and Zhengtong dynasties of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refer⁃
ence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aize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round 1425 and introduced
to Yunnan earlier than 1436. In Yunnan, maize spread from Dali to Chuxiong, Dongchuan, Qujing, Honghe and
Yuxi. Due to its distribution factor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aize has been referred to by various names
in Yunnan’s local chronicles, including“Yumai”,“Baomai”,“Yushushu”,“Baogu”,“Yumai”,“Yumai”. As a ma⁃
jor food source and a highland crop in Yunnan, maiz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igration, relieving famine
and disaster, and ethnic subs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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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西南地区

广泛种植。云南省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地形和

气候条件复杂多变，与玉米原产地美洲的气候、地理

条件多有相似之处。学术界普遍认为，玉米传入中

国为三路(西北陆路、东南海路、西南陆路)并行。咸

金山[1]研究发现，在16世纪引进玉米的7个省中，西

南(云南，1563)、西北(甘肃，1560)、东南(江苏，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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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最初记载玉米的时间仅相隔5年。玉米是否从

西南陆路经云南传入中国仍需确定。从明朝正德时

期到民国时期，玉米被各地方志以各种名称记载了

1 280次，在云南省常用异名为玉麦、玉蜀黍、包谷、

包麦、御麦。多种异名现象为玉米在云南传入、传播

研究带来不确定因素和不便。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对玉米在云

南的传播途径、云南地区玉米名称演变历程及名称

多样的原因进行总结和梳理，探讨玉米传入对云南

的深远影响，为云南玉米史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云南玉米传播史

1.1 玉米传入云南

最新研究报道，玉米于9 000年前起源于小颖大

刍草亚种，传入墨西哥中部高原后引入墨西哥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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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种基因组，提高了种植适应性，演化为现今遍布全

球的现代玉米[2-3]。学术界普遍认为，玉米由意大利

航海家Cristóbal Colón于 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后

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于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中期

传入中国。成书于 1436年[4]之前的明代著作《滇南

本草》曾记载“玉麦须”[5]。游修龄[6]辨析，此处“玉麦

须”为原迹，且与《中药大辞典》[7]中“玉麦须”功能一

致。沐琮镇守云南时于 1476-1496年所著《苴兰本

草》卷下也记载有玉米须 [8]。由此可推断玉米传入

云南的时间应早于1436年，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也

应早于1436年。

玉米何时传入中国。Gavin Menzies[9]在《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中提及，郑和

船队从美洲向中国运回了“巨大谷穗”，这一描述与

玉米的形态非常相似。此书也提及曾在菲律宾海床

上发现大约在1423年沉没的船只，其上载有玉米芯

以及南美洲所特有的研磨玉米的器皿，沉没时间与

陈平平研究推导郑和的船队成员杨敏曾带队前往美

洲的时间 1421-1425年相符。因此，玉米首次传入

中国很可能是1421-1425年由郑和船队的杨敏由美

洲引入。《瀛涯胜览校注》中提到，杨敏船队于永乐二

十三年即洪熙元年(1425)在今福建兴化湾附近海域

曾遭遇台风，这应该是玉米传入中国路径中的东南

海路。此时距离玉米记载于《滇南本草》尚余11年，不

排除玉米进入国内东南省份后由陆路传入云南的可

能性，但在嘉靖、万历两朝的广西、贵州、四川三地部

分地方志，除东川外并无玉米相关的明确记载，本路

径的确定还需进一步推敲。

另一条可能的路径是西南陆路。李昕升[10]曾在

文中引用 L.Canington Goodrich 教授的研究成果

(1906年，劳法博士发表，谓玉蜀黍大约系葡萄牙人

带入印度，由印度而北，传布于雾根、不丹、中国西藏

等地，终至四川，而渐及中国之各部，并未取道欧洲

各国)。美国学者曾在印度南部迈索尔地区附近的

赫所那神庙中发现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所建玉米棒

形状石雕 [11]。云南最早出现玉米记载的地方志为

《大理府志》。大理位于云南西南边，与其他具有玉

米记载的地区相比更靠近缅甸和印度。可见，玉米

经由西南陆路印缅途径传入云南也是极有可能的一

条路线，但确切时间不明。

1.2 玉米在云南的传播

根据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理府志》《滇

志(天启)》和万历四年(1576)《云南通志》的记载，可

追溯玉米在明朝时云南地区的传播(表 1，按年代

顺序)。

表1 明清时期记载玉米云南方志(部分)

Table 1 Local records of maize in Yunn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part)
时 间

Chronology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天启五年(1625)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康熙五十六年(1717)
雍正六年(1728)
乾隆三十四年(1769)
乾隆五十年(1785)

地 点

Location
大理州

云南府

楚雄州

曲靖市

红河州

昆明市

玉溪市

方 志

Local chronicle
《大理府志》

《滇志》

《武定府志》

《罗平州志》

《临安府志》

《东川府志》

《新兴州志》

记 载

Record
来麰之属五：大麦、小麦、玉麦、燕麦、秃麦

荞有甜有苦，稗有山有糯，麦有大、小、燕、玉、西番

麦有大麦、小麦、春麦、玉麦、焰麦数种

麦有大麦、小麦、玉麦3种
麦有大麦、小麦、玉麦、燕麦4种
玉麦城中园圃种之

麦有大麦、小麦、玉麦、燕麦、西番麦

云南地方志中，《大理府志》最早于1563年记载

玉米，因此，玉米传入云南的时间必然早于 1563
年。其后《滇志》《武定府志》《罗平州志》《临安府志》

《东川府志》《新兴州志》依次记载过玉米的异名。东

川现属于昆明，1727年之前属四川管辖，史籍未在

云南地方志中，按时间和地理位置推测玉米应当是

先进入东川，经由昆明传入曲靖罗平。据此，推测

玉米在云南境内的传播路线之一主要是由大理→
楚雄→昆明→曲靖→红河→玉溪(图1)，同时辅以其

他路径向周围区域扩散。

2 云南地区玉米名称演变历程

自玉米传入我国至今，关于玉米的名称有诸多

叫法。云南地区各类方志记载的玉米别称有玉麦、

包麦、玉蜀黍、包谷、芋麦、御麦等。

明代玉米在云南常以“玉麦”为名。曹树基[12]认

为，明代“玉麦”“御麦”均非玉米，应为小麦品种之

一。明代长江以南见于记载的“玉麦”仅出现于云

南。胡中生等[13]认为，西北地区早期称玉米为西天

麦、玉米等，西南地区称为玉麦，不同的称呼是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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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玉米在云南的传播路线

Fig.1 Propagation route of maize in Yunnan

从西北、西南两条路径分别传入中国的明证。李昕

升进一步推测，云南的玉米是引种于域外，而不是仅

从西北地区传入。明代云南方志中将玉米称为“玉

麦”，与大麦、小麦、燕麦等并举，说明古人认为他们

并不是同一个作物。同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玉”与“御”同音，玉米当时属于稀奇之物，视作珍品

上供皇家，所以用“玉”或“御”来命名；亦或者“玉”字

表示玉米颗粒如玉般洁白透亮，云南本土糯玉米多

为白色或白紫相间的杂色，正与“玉”的光泽一致。

“麦”是由于玉米粒和麦子一样可以磨面粉进行使

用，功能用途相似，故又称玉米为“御麦”或“玉麦”。

清代、民国时期云南各方志绝大多数都继续沿

用“玉麦”称呼玉米。宣统年间《续蒙自县志》、民国

时期《宣威县志稿》均有记载。在此期间还出现了

“御麦”(清代《邓川州志》、《丽江县志》)；“包麦”(清代

《平彝县志》)；“玉蜀黍”(清代《姚州志》、民国《宣威

县志稿》《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芋麦”(清代《平

彝县志》)；“西方麦”(民国《宜良县志》)；“包谷”(清代

《邓川州志》《呈贡县志》《平彝县志》、民国《宣威县志

稿》)等别名。“包谷”与现今云南对玉米的称呼一

致。这些方志中还记载有玉米的种植时序、外形特

征和用途，与现今玉米特征和食用方法一致。由此

可见，玉米传入后，在云南的名称大致为明代-玉
麦，清代-玉麦、御麦、包麦、玉蜀黍、芋麦、包谷，民

国-玉麦、包谷、玉蜀黍。

云南地区玉米名称多样，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明

末清初战事、清初三番战事及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

等重大事件导致内地人口向西南地区迁移。新到的

移民不仅强化了当地原有的玉米相关文化信息，也

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价值认同。在康熙二十

一年《竹山县志》(今属湖北十堰市)中曾记载包谷，

因此“包谷”一名有可能由湖北移民带来；嘉庆十年

《汶志纪略》、光绪三十四年《平彝县志》中将玉米称

为“芋麦”“包谷”，也可推测“芋麦”一称可能由四川

移民传入。由此推测，云南玉米名称的多样化主要

为人口迁移下的文化冲击造成。

3 玉米成为云南主要粮食的原因

3.1 云南地形和气候多样

云南地域广阔，地形多变，境内山地面积约占

84%，高原面积约占 10%[14]，耕地条件复杂，大部分

地区难以使用大型机械实现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玉

米具有“但得薄土，即可播种，山地皆可种”的特征，

在山地多、水田少、地势复杂的云南有相当的经济优

势。云南横跨多个气候带[15]，又地处西伯利亚寒流

与印度洋暖流循环交界处，两股气流的竞争将云南

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分为旱季和雨季。云南玉米根系

发达，具有较强的抗逆性、耐旱性、耐寒性和耐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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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玉米种质资源丰富

云南省纬度和玉米起源地中南美洲相近，利于

野生种、地方品种的留存和生长，在几百年的种植过

程中，是优良种质资源的天然育种场所。从光绪至

民国时期，在云南的地方志中多次出现对玉米品种

的记载，最多时达7种(表2)。近年来，徐福荣等实地

调查了云南省当前农家保护的玉米地方品种，范围

涵盖15个特有少数民族分布的306个村寨。调查结

果发现，192个村寨具有玉米种植者保护的地方品

种共 411种 [17]。由此可见，玉米种植在云南历史悠

久且种质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玉米种植业的生物资

源优势。

性，在抗旱节水方面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与水稻、

小麦等传统的粮食作物相比，更适于高原、山区坡地

等低温气候区[16]。《新篆云南通志》中亦记，“玉蜀黍

本为温暖两带的农作物，但滇中荒凉高原，不适于麦

作之地，而玉蜀黍均能生产”。

图2 云南山地为主和立体气候带的特征

Fig.2 Mountainous characteristic and stereo climatic of Yunnan

表2 云南方志中记载的玉米品种

Table 2 Local records of maize varieties in Yunnan
时 间

Chronology
光绪三十四年(1908)
民国二十三年(1934)
民国二十四年(1935)

民国二十七年(1938)
民国三十一年(1942)

方 志

Local chronicle
《平彝县志》

《宣威县志稿》

《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

《民国昭通县志稿》

《巧家县志稿》

品种数量(种)
Varieties

2
4

7

5
4

记 载

Record
包谷分黄白二种别名芋麦

有黄红白花数种，也分秆糯旱

大黄种，谷粒黄大；白色种，粒扁色白；红色种，色红扁圆；恶色

种，色恶粒圆；马齿种，凹陷如马齿状；甜种，稀而圆；帚蜀黍，

穗直粒粗

亦分黄白红花乌数种，红者人鲜知之

可分为黄红白花四种

3.3 移民引起人地矛盾

入清以后，云南移民几乎已达到当地总人口的

一半，到达开化省、临安府、广南、普洱、沅江、景东等

地的移民占当地总人口的48.1%[18]，其他府州的移民

也相当多。据《中国移民史》记载[19]，滇西南地区有

屯垦的移民，还有从事开矿冶金等工作的流民，其中

湖广、江西、四川迁入的人口较多。雍正朝改土归流

后，云南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面积逐渐下降，人

地矛盾也逐渐深化[20]。种植玉米“斗种可收一石到

两石之间”[21]，且在人力投入、土壤肥力、地势形态、

用水需求等方面相较其他传统作物皆有巨大优势，

移民为了保障生产生活而广泛种植玉米。《新纂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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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解决赈灾救荒

云南冬天多旱，夏季多雨；南部、西部多旱，中

部、北部多雨。再者因为位于地震带，又有多条河流

贯穿，因此灾害频发 (表 3)。据统计，明清两朝代

(1368-1911)中云南发生洪涝、地震、干旱、冷害、疫

灾、风灾等灾害的次数超过801次[21]，因此引发饥荒

的次数超过 134次 [22]。玉米作为一种高产抗旱作

物，成为赈灾救荒中的重要角色。清人李拔在《请种

包谷议》中提议广泛种植玉米以济青黄不接时的粮

食危机，饱受自然灾害痛苦的人民群众开始调整作

物比例以玉米度过灾年、荒年。道光年间的地方志

曾多次记载玉米在赈灾救荒中用途。“玉麦有饭、糯

二种，近来遍种以济荒”“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

山，艺种包谷之类”“玉蜀黍于古无征……山民恃以

活命”。1892年云南昭通经受春旱、夏涝灾害，粮食

价格大幅上涨，时任督办委员龙文提出购买大量的

苞谷，低价出卖以维持粮价[23]，可见玉米已作为赈灾

救荒时的主要粮食在市场流通。

通志》中记载玉米“用途与稻、麦同，为当地之主食

品，并可饲畜、酿酒，即其秆、叶、苞、皮，无一废弃之

物，真云南经济作物之重要者也”。为缓解移民带来

的地少人多的局势，自雍正时期开始玉米逐渐成为

云南的重要农作物。

图3 清前中期云南人口增长情况

Fig.3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Yunnan in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表3 云南灾害统计(1368-1911年)

Table 3 Statistics of disasters in Yunnan(1368-1911)
项 目

Item
次数(次)
年平均(次/年)
占比(%)

洪 涝

Flood
362
0.67

45.19

地 震

Earthquake
151
0.28

18.85

干 旱

Drought
134
0.25

16.73

冷 害

Cool injury
82
0.15

10.24

疫 灾

Plague
37
0.07
4.62

风 灾

Wind disaster
18
0.03
2.25

其 他

Other
17
0.03
2.12

4 玉米传入对云南粮食作物结构的
影响

玉米自明代中后期传入云南后的几百年来，影

响原有粮食作物结构，对云南社会发展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滇中及滇南地带属于亚热带和热带气候，

自古以种植稻谷为主[24]，在现今滇池、洱海一带发现

过新石器时代的水稻种植遗迹[25]。至元朝，已出现

稻麦复种。樊绰于《蛮书》中详细描述过其耕种方

式[26]。玉米在引入云南初期，只是零星种植，未成规

模，雍正时期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玉米的经济优势

得以迅速凸显，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乾

隆《开化府志》已记载“玉麦”种植，其属县麻栗坡“人

民多以种山地玉麦为食”。道光二十五年，《大姚县

志》详细叙述玉米在青黄不接之际救急，不仅可做饼

做饭还可用于酿酒。清代至民国时期，云南广南府、

临安府蒙自、金平等地均有玉米种植记录，并逐渐成

为与稻谷并列的粮食作物。

滇西北地区因其自然条件具备广大草原，低温

少水，人民的生产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耕种只作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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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添加生活物资所用，主要种植荞麦、青稞等旱种作

物。靠近滇中的大理、丽江一带也是以种植荞、粱、

菽、麦为主，而稻田无几。徐霞客在云南游历时描述

丽江“3年种禾一番”。滇西北远离中原，地势险峻，

所受移民冲击最小。虽然玉米在云南的记载最早出

现于大理，但广泛种植自光绪时才于鹤庆州府出现

记载，民国时期由大理扩散至中甸(今迪庆)境内。

因为滇东北毗邻凉山地区，主要民族由彝族构

成，“夷多汉少”的民族特征决定了其主要作物为荞

麦。明代《滇略》中曾记载“唐昭宗时南诏大旱二荞

不收”。徐霞客游记中也曾描述云南柯河峡南之岭

“荞地旱谷，垦遍山头”。至顺治、康熙年间，久居滇

东北的彝族人民仍以荞麦作为主要的过冬储粮和纳

税产品。在清朝移民入滇的大环境中，滇东北地区

首当其冲，也是最先出现记载玉米广泛种植方志的

地区。如乾隆时期的会泽：“搭房栽种苞谷”；光绪时

期的镇雄：“广种济食”；道光时期的威远：“间有平坝

可种稻谷，其余只堪种包谷、荞麦”；至民国，玉米在

作物耕种中的地位逐渐提升：“除极寒之高地不宜种

植、产量颇少外，凡寒温热各地段普遍种植，产量超

过于稻”“种稻开垦之田尤未及包谷之广焉”。

玉米在云南各地普及时间与种植面积不一，从

清朝中期开始，云南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种植玉米，并

逐渐取代了山区原有的荞麦、高粱、燕麦等作物在经

济生活中的位置，黍、粟等在各方志中的记载越来越

少。从20世纪20年代始，玉米种植面积和单产数量

飞速提高[27-28](图3)。作为云南省播种面积和产量均

居第一的主要粮食作物，2015-2019年的平均播种

面积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 42.5%，平均产量占全

省粮食总产量的49.2%[29] 。

图4 玉米在云南的种植面积和单产数量

Fig.4 Planting area and yield of maize in Yunnan Province

5 云南省玉米的种植现状和产业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玉米在云南的种植方式发生

过 2次较大的变革。第一次变革从 50年代中期至

60年代后期，改变传统的玉米混作制为密植丰产单

作制；第二次变革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种植

方式由单作制改变为现代间作制[30]。据云南年鉴统

计，2021年全省玉米种植面积达 180万 hm2，总产量

992.06万 t[31]。根据云南省的自然地貌、环境差异和

玉米习性等可将玉米种植划分为滇东北温凉玉米

区、滇西北冷凉玉米区、滇中温暖玉米区、滇南暖热

玉米区 4个种植区。滇中、滇南玉米区的玉米种植

面积占全省玉米面积比重较大；滇东北次之；滇西北

最小。作为云南省的优势农作物，玉米生产一直受

到重视。近二十年来，全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逐

年呈上升趋势 [32]，鲜食玉米、青贮玉米种植面积扩

大，品种众多。目前，云南省推广应用面积较大的玉

米品种有红单6号、路单8号、五谷1790、华兴单7号、

西抗 18等 [33]。除了本地品种也积极引进外地优良

品种，如云甜玉8号、云甜玉9号、彩糯88、美国超甜、

花超、台湾珍宝、怕米拉、丰密、中甜410等[34]。云南

不同种植区地形气候差异大，玉米产业发展极不平

衡，全省玉米种植面积大，单产却落后于其他省份，

且外来引进的玉米品种难以适应云南复杂的气候地

形环境而失去种植优势，导致了玉米产量和质量无

法达到预期的高水平。受制于云南典型的山地结

构，继续扩大玉米种植规模的空间有限，未来产业发

展将会围绕“稳面积、调结构、攻单产、提总产、增效

率”的主线发展[35]，保持玉米在云南的种植面积，以

市场为导向协调分配各季玉米的投产结构，并在生

产条件较好的坝区推广高产耐密型，在栽培粗放的

山区推广中高产品种[36]。在增加产量、提高效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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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从 3个方面改进。首先，选育和推广新品

种。截至 2020 年，通过云南省级审定的玉米品

种共 1 119个，省内自主选育 848个，其中几乎一半

为 2018年后选育 [37]。挖掘本地具有生长优势的种

子作为基础材料，利用转基因和分子标记等科技手

段培育抗病、耐旱、耐贫瘠的高抗品种是云南玉米种

业发展的新方向[38]；其次，研发适合云南地貌特征的

中小型农业机械，降低单产劳动力成本；最后，加强

农村水利建设，满足玉米生长成熟的最低补水需

求。在此基础上，打造更多如西双版纳小糯玉米的

区域特色玉米品牌[39]，再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储存加

工技术，扩建乡村道路和供电设施，提高农产品物流

水平，推动云南玉米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糯玉米种质资源库，拥有优

质的糯玉米种质资源，促进玉米研究和产业发展不

仅响应了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

利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总体要求，而且

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广大少数民族产区农民利益，

也有利于带动农业高效化、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可持

续化。作为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外来作物，明

代以来，玉米陪着云南人民走过了漫长历史，广泛种

植和品种多样化使得云南玉米具有典型的高原特色

及地域广适性，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云南社会、经济、

文化的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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